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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瑞中自2010年開始帶領北藝大跟師大美術系學生共同組成的「失落社會檔案室」

（LSD），啟動了一連串調查、拍攝全台灣各地閒置空間的計畫。學員們在接受過一段

時間攝影技術的培訓之後，循著公開的行政院工程會資料及各自回鄉明查暗訪，一一

探察踏訪，自此開始累積出巨量的閒置空間檔案，並已完成三冊像辭海、磚塊一般厚的

《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攝影計畫》，各位手上這本，則是第四輯出品。

對於蚊子館的印象，或許是種陰暗灰濕的所在，是個杳無人跡的、恐怖的空間，連同此

曾在的歷史、脈絡、過去堆疊下來的紋理、痕跡都一同消散，記憶無可依傍傳承，最終

成為一個喑啞鈣化的遺體，一處喪失歷史與所有故事的、被蛻下、被拋棄的殼鞘。

誰製造的閒置？

隨著攝影計畫成員的腳步探尋台灣島上各式閒置空間，有一個令人尤其憤怒齒冷的發現

是：並非老舊建物才閒置，許多被閒置的建築都是近幾年才完工，卻因為事前的規劃不

當，導致建後的使用率低，甚至早就知道根本缺乏運營、維護的相關員額編制，卻為了

其他「不可名狀」、「不言可喻」荒謬醜惡的理由硬是要建，以至最後是依照計劃的成

為一處廢墟。  

製作廢墟之必要，經常是為了消化年度預算的習慣性手段（這是最單純的），或者是首

長競選時行銷的美好城市想像藍圖，或者是與樁腳、金主交換、共構不可告人的金權

利益……，於是不惜在不具實際用途、地理位置偏遠……等等劣質條件下，硬是要花錢

「建設」起來，然後再予以閒置、遺忘、拋棄也無所謂了，各級縣市政府似乎都無心

（還是無能？）思考更為長遠而真切嚴肅的問題：在房子蓋好之後，要如何使用？多少

穿視迷霧後方的
海市蜃樓

胡永芬
獨立策展人 民眾能夠來使用？專業人力與編制如何到位？……等等，一個比一個精明的官員、首長

們難道認為蓋好建築硬體之後，一切後續所需的建置與事物，包括使用者、運營維護團

隊，都會自己長出來，自己使用、接手、與運作嗎？

如果我們不至於天真愚蠢到認為所有的官員都如此天真愚蠢的話，那麼這類導致大量閒

置空間雖然從計畫書就開始錯誤想像，官員們還是樂吱吱鐵了心腸蠻幹下去的廢墟製造

工程是為何而建？為誰而建？還會有人想不明白嗎？

國家發展中「硬體優先」的畸形傳統

台灣的發展脈絡裡一直存在著硬體優先的畸形概念，或許是從1974年蔣經國提出的十

大建設完成後，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的正面效益，早期以硬體為主導的重大建設，在戰後

都成為國家資本再生產的重要環節，國家機器在完善的配備之下運作，各部得以施展所

長，效能達成預期，從此台灣人開始偏執的誤認「建設」與「經濟成長」之間是為必然

關係。

之後台灣在歷經產業轉型、喪失世界第一加工出口區的龍頭寶座後，如今世界代工的比

例快速滑落，政府假裝樂觀地規劃各個科學園區、工業區，結局只能徒增蚊子館區。如

此自欺欺人的鴕鳥心態，使得科學園區沒有廠商進駐、工業區長年淪為朔風野大的荒園

廢地，才是現實中的常態。

即使是基於培養、發展在地人文需求而建設的各縣市文化中心，有些因為位處偏僻、有

些更是因內容匱乏以致無以為繼的窘迫，不僅無法讓人民感受到文化資源的薰陶，反倒

成了破壞美感的所在，全然無望於拉昇民眾參觀使用的意願與樂趣。 

各級縣市政府在提出建造新建物、新館舍的時候，表面上當然都會有一套關於建設何其

必要、未來又如何使用、預期可為地方創造何其輝煌效益的夸夸說詞，但為什麼還是這

麼多建設都淪落為閒置的蚊子館呢？我們願意相信：一部分「單純良善」的原因，是出

於「專業上的無知」——發想承辦者都無視於「任何專任都有其不可替代性」的基本義

理，缺乏理解與落實專業場館規劃的能力，必然造成差以千里的謬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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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身體，不安定的檔案：
廢墟島上的形骸【1】

監督下的活化，學習中的實踐

這五年以來，姚瑞中三本《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出刊後，全面揭

示了台灣空間政治中「閒置公共設施與空間」問題的嚴重性，不只引發更多的有心人士

關切、甚至踏勘全台各地閒置空間，也引起吳敦義副總統「震怒」，指示各級地方政府

必須勘查書中揭露的屬地閒置空間，進而擬定積極改善與活化的具體計畫並予執行。 

姚瑞中鍥而不捨的「揭弊」，使得更多一般公民學習到監督、介入、參與公共事務的行

動原來並不困難也不偏執，而是更合乎做為一個「好公民」的價值，這對於近年來公民

行動迅速擴散的趨勢，「海市蜃樓攝影計畫」無疑是一個有所貢獻的案例：一群純情且

熱血的青年，藉著長時間共同學習、執行這個計畫，實踐對於土地、國家的關懷。

小結

《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入圍了亞太藝術獎，姚瑞中強調：以展覽

與出版作為一種方式，來揭露台灣社會發展中諸多荒謬現象，有助於我們思考台灣的未

來。

閒置空間形成的背後，國家發展主義思維是如何發生作用的？在沿襲這套邏輯長年累積

下來的特殊政治、政策習慣中，我們的身體又是如何地將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自我合理的

內化了？於此之際，我們尤其更為迫切地需要深切地反思：人身為主體、以人的本質為

核心的合理空間，究竟該如何形成、如何運作。

郭昭蘭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與藝術跨域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姚瑞中的《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已經進入第四輯的籌備了。這個

「現代性幽靈的顯影」的藝術行動【2】，目前看來，並不是一件「看得到起點與終點」

的作品；持續綿延的「蚊子館」調查行動，讓「顯影」超出以藝術行動掛名，以觀念

手法交代其「藝術成分」的藝術計畫。它直搗實體戰線的姿態，以「視線所及」匯聚力

量，與孳生中的蚊子軍團，持續對峙。最近，「2014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從迷走到

見證：姚瑞中前蚊子館影像紀事展」似乎又把這個行動往起點的前沿處推進了一步。

愛德華‧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說：「歷史就是歷史學家與事實之間，毫不間

斷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也是當下與過往之間那永無終止的對話。」對於書寫歷史的目

的、方法與限制，卡爾提出一個疑問是：「歷史上的事實，到底何種程度是屬於個人的

事實，何種程度又是屬於社會性的事實呢？」何謂歷史？ 「讚揚一位歷史學家敘述準

確，就好比讚揚一位建築師在建築物中，用了充分乾燥的木料，或者，適當的混凝土。

這是其工作分內的必要條件，卻不是主要的職能。」姚瑞中這次在「2014威尼斯建築

雙年展——從迷走到見證：姚瑞中前蚊子館影像紀事展」，從過去「廢墟迷走」的檔

案中抽出具有建築與歷史意義的檔案，以回應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主題「吸收現代性：

1914-2014」; 展出項目包括，「日本殖民期產業遺產：水湳洞選煉廠」、「原住民建

築遺址：屏東魯凱族舊好茶社」、「二戰前西式洋樓：金門僑鄉豪宅」、「觀光休閒渡

假村：三芝飛碟屋」、「前清家居民宅：澎湖望安花宅聚落」、「戰後閉鎖禁錮空間：

綠島綠洲山莊」、到「泰源事件」迴響：「萬萬歲」錄像暨影像創作。上述這些檔案對

於歷史與史實的觀照，以其來自「廢墟迷走」的行走歷程，已然超越了上述卡爾所說的

歷史學家的主要職能，它添補的是當下與過往之間對話過程的社會性事實，一個由個體

身體肉身行走蜿蜒而成的一條關於集體遷移與資本移動下的餘生者（們），如何以藝術

行動自我啟蒙的路徑。

台北市舊中正ㄧ分局內部ㄧ景 林紹傑攝




